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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和

在羊肠小道上

在羊肠小道，总会有
一些羊走失
一条路，会成为不归路
没有独辟蹊径的机会
在牧民心目中
每一只羊都有名字
它们用头，拱开春天的门
就掉进去了

乌和尔沁淖尔

乌和尔沁淖尔除了风吹苇秆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芦苇丛中有一窝絮着雁羽的巢
昨晚大雁留下的体温还没有凉
雁阵已经乘着季风飞过长江
一截断苇，哽着一声雁鸣
黑白花牛，在岸边躺成斑斓

蝴蝶
是挽留夏季的最后形状

沿河寻雨

雨云在东面
那里已经在下雨
朋斯格犹豫着
是不是把羊群赶回去
风带来气息
那朵云是一把青铜壶
水已经被晚霞烧干
雨不落
朋斯格喉咙发紧
他把目光投向恩格尔河
马粪蛋被上游河水冲下来
一浮一沉
隐喻着雨的形状

野蘑菇

老牧民常说：野蘑菇喜欢在
有狼粪的地方生长
这一个夏天，至深秋
我采了很多蘑菇
但是
没有见过一只狼
每一个蘑菇
在草地的破绽里拱出来

辉腾锡勒的雪

辉腾锡勒的雪
春天来得早，夏天也下
六月雪，不稀奇
辉腾锡勒的雪
刚过末伏，就来了
来得毫无征兆，跟在雨后
农地保墒，草甸护植被
风车吹开《魏书》
无数大大小小的海子
都是一片雪
无论风长、风短
火山锥子顶落日是不是圆
辉腾锡勒，总会披着雪的大氅
描一幅不加修饰的书画

听秋夜

风吹草尖
似乎有人翻动书页
牛羊在打喷嚏，马蹄叩响草地
我的梦在蒙古包铺开
已是深秋，能听见温度错落

之响
偶有两声犬吠
梦语般贴着草根传入耳郭

答案

早晨很清爽，也很凉
巴塔把蒙古袍大襟银扣扣上
目光随着羊群移动，沁着冷风
草尖黄了，也硬了，蹭着马靴

唰唰响
巴塔依然习惯骑马放牧，握

着的套马杆
如同攥着亲人的手
雪即将来临，那些洁白
是巴塔眼睛里忘不掉的痛
以及，那年的雪灾，还有患上

的雪盲
写一遍，白毛风擦一遍
好像这一生，就没有答案

草甸絮语
（组诗）

说起优质大米，人们总会先念起五
常的稻花香、盘锦的蟹田米,却不知在科
尔沁沙地西缘、赤峰市翁牛特旗东部的
土地上，还藏着一处孕育好米的秘境。

这片被西辽河滋养的土地长出的稻
米，早在 2019 年便跻身“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更妙的是它的名字“红山
稻”，藏着厚重的远古文明。这里曾孕育
出璀璨的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在这
里腾空而起。那些刻着之字纹、龙鳞纹
的陶器，泛着时光光泽的玉器，都在悄悄
诉说着与这片土地几千年的故事。

深秋，攀上乌敦套海镇孤山子的峰
顶时，秋阳正斜斜地搁在天际，几分暖
意泼洒在温热的岩石上。阵阵秋风卷
着稻穗的清香吹过来，拂过面颊，掠过
耳际。细碎的鸟鸣和着稻穗有节律地
摇摆。

此刻，登高望远的我，双眼像被无形
的符咒定住了，那铺向天际的金黄漫过
视野时连睫毛都忘了颤动。呼吸也似被
什么悄悄攥住，原该起伏的节奏忽然滞
了半拍，生怕一呼一吸间会惊散这满目
的橙黄，惊碎这铺到天边的温柔。

你看，沉甸甸的稻穗弯得直不起腰，
每一株稻穗都攒着饱满的颗粒，阳光一落
上去便漫出金色的光晕来。风过时，披了
锦缎的田畴随着风的韵律，就像大海的波
涛一样，一浪连着一浪，一层叠着一层，往
远处涌，直到目光模糊才消失不见。

北方的农田大都拥有这般气质，纵
横的田埂像我身上的格子衬衣，笔直的
经纬把无垠的金黄切割成方的、长的、菱
形的模块，有的地块里还有一点未褪尽
的青，就像水墨里不慎滴入的绿，反倒映
衬得那片金黄愈发厚重。

秋风起，稻浪又跟着晃动起来，恍惚
间我竟看到一位南国美人，许是刚从江
南的烟雨中走来，袅袅婷婷间，竟带着水
乡的温润和华贵。可她似乎并不介意扎
根在这塞外开阔的旷野里。她不簪花，
不描眉，就披着这一身金灿灿的秋装，任
风拂过发梢，把婀娜之姿投在田埂之上，
看得人赏心悦目。

其实，首次与这几万亩稻田邂逅，是
在一个暑气蒸腾的夏日。那时，风里虽
没了秋日的清冽，却裹着稻禾的清香。
与铺天盖地的金黄不同，十几万亩稻田
正沉浸在夏日盛大的青绿中。

还是这些纵横的田埂，一样裁出方
的、长的、菱形的板块，但不再是蜜色的
锦缎，倒像是被谁铺开了千万块翡翠，绿
得透亮，绿得让人心慌。面对无边绿意，

我吟起徐玑的《新凉》：“水满田
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
黄莺也爱新凉好，飞过青山影
里啼。”田畴里自然是蓄着水
的，不然稻禾怎会绿得这样水
灵呢？日光穿过树的缝隙落在
稻叶上，倒也真应了“日光穿树
晓烟低”的意境。侧耳细听，果
然有鸟的啼声从山坳里荡出
来，清亮亮，脆生生，这不正是

“飞过青山影里啼”的完美复刻
吗？感叹诗人的文字功底，短
短 28个字，道尽了大地之美、
自然之灵动。

其实，红山稻的种植史，早在明代便
已埋下伏笔。

那时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沿岸，
湿地如毯，沼泽星罗棋布，游牧民族的
歌声与流水声在旷野交织。明代朵颜
卫治下，曾有从燕山以南来的农人试
着引种水稻，可是苗株虽能抽穗，穗粒
却始终灌不了浆，最终也没能结出饱
满的稻谷。

转机出现在清代翁牛特左翼旗札萨
克罗达尔汗贝勒治下，这一次，稻种在草
原扎下了根，试种终获成功。清朝时，翁
牛特旗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南岸，禾苗再
度扎根，当第一茬稻谷沉甸甸弯下腰时，
稻穗再一次在西辽河畔落下了籽实。

自此，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冲积出的
广袤平原上，稻花香开始漫过田垄。这片
土地长出的翁牛特香米，便是后来的红
山稻。它们曾循着驿道直达京师，进入清
宫御膳房，让塞外的稻香，飘进了紫禁城
的烟火岁月里。

红山稻清明后开始育秧，
40 多天后，秧苗达到定植标
准，小满节气后，水稻种植区
的农民开始抢抓农时，全面展
开灌田、插秧的工作。再经过
130多天的漫长生长，红山稻
才到达成熟期。土质，气候，
较长的生长周期，都是决定稻
谷品质的关键。

这里的土是有性子的，
草甸土与草甸栗钙土铺展成
肥沃的温床，默默滋养着每
一株稻禾。更有红山水库、

海拉苏水利枢纽，伴着幸福河灌渠、玉田
皋万亩灌渠，这些纵横的水网像大地的
乳汁灌溉着沃野田畴，给了禾苗最妥帖
的滋养。

这里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昼夜温差大。白日里烈日灼灼，稻穗
在强光下贪婪地积攒甜度；夜晚气温骤
降，光合作用收了势，恰恰能让养分在籽
粒里充分沉淀。如此这般“多存少耗”的
气候优势，让红山稻攒足了营养物质，淀
粉比例更加优越，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
养分也密密实实裹在米粒里。红山稻
米，不仅富含维生素，钙、铁、锌、镁等微
量元素也一样不缺。由于它米粒垩白度
低，造就其通体圆润、色泽晶莹、香糯软
滑的品质。

如今，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占赤
峰市的八成，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水
稻种植区，是名副其实的“蒙东米乡”。

在翁牛特旗东部，辽河冲积平原的
沃土正托举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红
山碧玉龙在这片土地上折射出的文明曙

光，而今，由一株株饱满的稻穗接过了远
古的薪火，以“红山稻”之名，在生态与发
展的交响中生长得愈发蓬勃向上。

翁牛特旗人懂得这份珍贵，便把“绿
色、有机、健康、原生态”刻进了种植的每
一个环节。不施化肥，改用腐熟的农家
肥养地。不用除草剂，请来稻田鸭啄食
杂草。灌渠里流淌的是经过层层过滤的
河水，春寒时引午后暖阳晒过的水。田
埂上插着监测牌，记录着土壤酸碱度、水
质透明度，也记录着“生态优先”从来不
是一句单纯的口号。

近几年，翁牛特旗水稻种植面积持
续增加。万亩稻田在大地上铺展成浓
绿的色块，待到秋收时节，便化作翻滚
的金色稻浪。这片孕育着丰饶产出的
土地，不仅让翁牛特旗坐稳了赤峰市
水稻生产的头把交椅，更成了内蒙古
自治区水稻版图上醒目的存在。科学
技 术 则 像 细 密 的 雨 丝 养 护 着 这 些 稻
田，无人机低空作业，智能灌溉系统根
据土壤墒情自动启停，农技人员带着
测土配方走进田间，教农户看稻穗的
饱满度，观叶片的光泽度，把“凭经验”
变成“靠数据”。于是，稻穗更沉了，米
香更纯了，煮出的饭粒油亮剔透，冷了
也不回生。

从田间到餐桌，这条产业链被打磨
得愈发成熟。冷库前，刚脱粒的稻谷
带着余温被送入低温仓储，这是大米
锁鲜的关键一步。包装车间里，印着

“红山稻”字样的大米正在分装打包，
标签上印着种植基地的数据，扫码就
能看见大米的出处。物流车呼啸着驶
出园区，把带着西辽河气息的米香送
往京津冀的超市，送进“北上广深”的
厨房。

稻浪翻滚处，是美丽乡村的脉动。
曾经靠天吃饭的农户，如今成了合作
社的股东，流转土地有租金，下地干活
有工钱，年底还有分红。张大爷的土
坯房换成了砖瓦房，刚毕业回乡的大
学生在直播卖米，镜头里的她站在稻
田边，笑着说：“这米呀，是红山文化喂
养大的！”

一轮红日缓缓下降，夕阳降临时的
稻田，饱满的色彩更加夺目。这不是凭
空而来的丰收，是翁牛特旗把“生态”当
底色，把“品牌”当画笔，一笔笔描画出
来的图景。这幅优美的画卷，正在龙乡
大地上浓情铺展。而红山稻，就是画中
最鲜亮的那抹金，它从远古的文明深处
走来，向着更丰盈的未来肆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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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纷纷扬扬地下着，犹如万千精灵，
从广袤的天空降落人间，将一切尘埃覆盖。

大雪消泯了城市与乡村、草原与荒漠
的界限，大地因此宁静、圣洁。人们隔窗望
着雪中的树木，街巷，花园，楼房，站牌，一
切都静悄悄的。路人轻微的咳嗽，遥远而
又清晰，伴随着咯吱咯吱走路的声响，仿佛
执剑独行的侠客，从苍茫天地间走过。

城市所有角落因此获得同样的尊
严。老旧的小区现出暮年之美，崭新的社
区祛除了高傲的距离，公园与青山同现质
朴与高洁。所有的尘埃与污渍，都消失不
见。人们被这洁净的世界打动，于是推开
门，走入街巷，将自己融入寂静的雪天。

我和阿尔姗娜决定去街角的小卖
铺，买一些零食。我们不想等到雪停，漫
天飞舞的雪花呼唤着我们，踩上去便会
唱歌的雪地呼唤着我们，还有开满白色
花朵的树木、菜园、路灯和野草，它们也
在呼唤着我们。

我们没有打伞。阿尔姗娜对落在睫
毛上的每片雪花，都发出惊呼，仿佛想让
它们在生命消融的最后一刻，能够听到她
深情的问候。水泥缝隙里顽强生长的每
一株小草，也被阿尔姗娜格外地宠爱。她
逐一弯下身去，注视着这些朴素的不知晓
名字的野草，为它们在如此逼仄的环境
中，散发的坚韧而动容。雪花落满它们柔
弱的枝杈，一束微弱的光穿破云层，照亮
被人忽视的角落，一阵风吹过，这可爱的
小生命微微晃动着身体，犹如在光束中蹁
跹起舞。阿尔姗娜为每一株大雪中现出
温暖的生命停留片刻，与它们说一会儿

话，祈祷寒冬过后，它们在夹缝中可以继
续沐浴春光。

我们也会仰望那些被大风或小鸟种
在屋顶上的灌木。它们在远离大地的水泥
缝隙里，寻着一点岁月落下的尘埃，借助稀
薄的营养，艰难地向上生长。它们比墙角
的野草，享有更多的阳光和雨水，于是，它
们的根基扎进坚硬的墙壁，将它们撑破，又
钉子一样与水泥融在一起。有时，大风会
一夜间将它们摧毁，但过不了多久，断裂处
又会生出新的嫩芽，不消几个寒暑，它们又
站立在屋顶，接受每个路过的小孩子抬头
时的惊呼和赞美。

我们还捡起一截枯枝，在雪地上写下
一行字，画一个微笑的小人，一个大大的爱
心。阿尔姗娜轻轻拂去栏杆最上层的雪，
伸出舌尖，将一口雪含入嘴里，又做出心醉
神迷的表情，仿佛她吃下的是一口甜美的
蜂蜜。她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于是汽车
后背上、单车把手上、松针上、倾斜的电线
杆上，都有她舌尖舔过的痕迹，好像落在不
同角落的雪，会像货架上缤纷的糖
果，有着不同的味道。

这不长不短的一程，只见到一
只小狗，它和我们一样，仰头注视

着无数飞舞的精灵，发出惊奇的叫声，而后
继续踏雪飞奔，将一串纷乱的脚印，留给白
茫茫的大地。

小卖铺坐落在一棵大杨树的后面，店
主是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小卖铺的右
侧，是利客超市、老百姓市场、馒头店、鸭脖
店和煎饼店；左侧则是一条陈旧的巷子，里
面有大众浴池、快递驿站、米线店、棉被店、
彩票店、焙子店、五金店。在没有改造之
前，一到雨天，巷子里就满地稀泥，人在坑
坑洼洼的路上走着，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
头。这些店铺的主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杨
树下巴掌大的小卖铺，却始终都是那对老
夫妇。

小卖铺的陈设老旧而又单调，但也隐
藏着出其不意的老物件。顾客走进这家很
像违章搭建的街边小卖铺，会有乘坐时光
机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的恍惚。所有货
物都堆积在简单的货架上，方便面、矿泉水、
卫生纸、打火机、洗头膏、洗洁精、肥皂、口香
糖、火腿肠、水果罐头……日常所需，竟也

都能买到。老头身体硬朗，叼着烟卷
坐在躺椅上，悠闲地听着收音机里的
评书。老太太则弯着腰，慢慢地走来
走去，招待着零星的顾客。

阿尔姗娜一眼就瞧见柜台上摆放着
的投币弹球机，只要投入一枚硬币，里面便
会随机跳出一个鲜艳的弹球。这份拆盲盒
一样的神秘，让阿尔姗娜兴奋不已，她兴致
勃勃地投了三次，换来三颗红色、绿色和黄
色的弹球。她不过瘾，继续在货架上搜罗
宝贝。很快，她翻出了跳跳糖、摔炮、猴王
丹、火柴盒、老皇历、辣条、大白兔奶糖、迷
你干脆面、明星贴画。每翻出一样，老太太
都会笑眯眯地接过去拍打拍打，又用抹布
细心地拭去褶皱里的灰尘，这才装进购物
袋里。

雪天，没有人来，老夫妇便靠着电暖
气片，一边闲散地坐着，一边透过窗户，看
着外面纷飞的大雪。

对于阿尔姗娜的任何问题，老太太都
会慢腾腾地给出回复。没有人着急，时间
也仿佛在这里停滞。墙上的钟表不知何时
坏了，时针指在12点的刻度上，再也不曾
移动。两个老人也忘记了它。或许，他们
也忘记了光阴，只要这里不拆迁，他们不多
的人生，将一直停留在这里，没有后退，也
不会向前。

雪愈发地大了。门口挺拔的杨树，正
努力地将光秃的枝杈，插进厚厚的云层。
寒气化作游蛇，从门窗的缝隙里钻进来。
我找到一个板凳，坐在电暖气的旁边，像老
人一样伸手烤着。这储存着几十年光阴的
小卖铺，吸引了阿尔姗娜，也让我生出无限
的耐心。仿佛我可以这样坐在低矮的板凳
上，一直到大雪停驻，春天在门口的大树
上，叽叽喳喳叫着，将所有被时光落下的街
巷，逐一唤醒。

时光落下的街巷时光落下的街巷
□安宁

海拉苏稻田画海拉苏稻田画 李剑峰李剑峰 摄摄

乡
土

炊
烟

岁
月
静
美

盛
利
者

摄

北
疆

风
韵

□张瑞秀

夏末沿黄河而行，车过托
克托县郝家窑村时，视线正随
流水漫洇河岸，忽被路边连片
的葡萄藤牵住。青绿色的串儿
密密匝匝缀满枝头，像攥着一
整个夏天的青涩，风一吹就轻
轻晃，晃得人心尖发痒。我当
即暗许：等秋风吹熟这满藤绿，
定要来尝尝这份酝酿的清甜。

转眼金秋已至，得一日空
闲，驱车往黄河岸边去，没多久，
远远便见郝家窑村连片的葡萄
架在阳光下铺展着深绿的光。

我们选了一家名为“渔香
村”的葡萄园。爱人说此前曾
和朋友来过，这里既能采摘葡
萄，又能就地用餐。车子刚停
稳，清甜的果香混着黄河水特
有的湿润气息，钻入鼻腔。我
们选了临窗的座位坐下，点了
当地的招牌炖河鱼、背锅烙
饼，还有汤色红艳、油而不腻
的粉汤。不多时饭菜上桌，主
人还额外送了份新鲜葡萄。
吃到酣处，偶然低头，竟瞥见
手中瓷杯上印着“蝉噪林逾
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抬
眼望向窗外，葡萄藤在风中轻
晃，远处隐约传来几声虫鸣。

走出餐馆，我们沿着葡萄
藤架间的小径缓步前行，阳光
穿透层层叶片，在地面织出细
碎光斑。风过时，藤叶簌簌作
响，一串串葡萄在枝头挤挤挨
挨，饱满的果粒裹着薄薄白
霜，惹得人垂涎不已。不远
处，几只蜜蜂在藤蔓间嗡嗡穿
梭，为这幅丰收图景添了几分
灵动。

悠然信步，目之所及满是
田园的安闲景致，脚步也随之
变得愈发轻盈。这边，采摘者
穿梭在葱郁架下，指尖轻捏果
柄，小心翼翼地剪下成熟的果
实；那边，葡萄园主们围坐在
简易棚架下，正忙着将刚采摘
的新鲜葡萄打包装箱。他们
戴着薄手套，麻利地翻检每一
串葡萄，仔细剔除不够饱满或
带斑点的果子，动作娴熟又专
注。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我
们索性放慢脚步，决定再往别
处走走，好好瞧瞧郝家窑村田
园间的丰收意趣。

不远处的黄河静静流淌
着，在阳光下漾着粼粼波光。
我们循着水的流向往前走，不
多时便看见“山梁梁”的牌子立
在公路对面。刚落下车窗，就
被一阵洪亮的招呼声猛地拽了
过去。“哎！小伙子，下来看看
呗！咱这儿的葡萄甜得很！”她
嗓门洪亮，笑容质朴，一边引着
我们往路边的小摊走，一边絮
叨地介绍：“左边摆摊的是我侄
儿媳妇，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
靠种葡萄过日子。我寻思着光
卖葡萄不行，又在园子里种了
些八宝葫芦，熟了当个装饰多
好看。”

她的话语里满是真诚，像邻
里拉家常般亲切。我们被这份
热情感动，当即决定去她的葡萄
园逛逛。大姐一听，笑得眼睛都
眯成了缝，连忙掏出手机拨通电
话，对着那头大声喊：“老伴儿，
我这边来客人啦，快来路口接一
下！”挂了电话，她又热情地指着
前方蜿蜒的小路，满眼期待地等
着家人来领路。

跟着赶来的王师傅七拐八
绕进了园子，藤蔓交错的绿廊
瞬间将暑气隔绝在外。王师傅
黝黑的脸上堆着憨厚的笑，粗
糙的手掌轻轻抚过葡萄串，如
数家珍般介绍：“这串裹着白霜
的绿果是阳光玫瑰，你们凑近
闻闻，是不是有股淡淡的玫瑰
香？”他又指向另一串，“那串紫
黑发亮的是夏黑，纯甜无籽，一
口一个过瘾。”

成串的葡萄垂坠在架下，
紫若玛瑙，绿如翡翠，沉甸甸
地将藤蔓压得弯了腰。藤蔓
间的风裹着浓郁的果香漫过
脸颊，那果香里藏着黄河水与
阳光交织的气息，凉意沁心。

我忍不住摘了颗阳光玫
瑰，一边蹭掉薄薄的白霜，一边
听王师傅娓娓道来。他说：“咱
这葡萄长得好、吃着甜，全靠这
黄河水养着！”说话间，风从河
面漫过来，葡萄叶沙沙作响。
那一刻，只觉这秋日的甜意，是
黄河赠予的最珍贵的礼物。

回去的路上，爱人把刚采
摘的葡萄递给我，清甜的滋味
在舌尖蔓延，像黄河水轻轻漫
过河岸。

一藤秋甜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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